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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今年上了神學一年級，也被分派到堂區去服務、實習。在服務及實習的過程中，我發覺教會的聖樂、聖歌似乎越來越少在彌撒中使用，即使有唱也是重復著那幾首聖歌，而且大家唱得五音不全，有氣無力。為什麽會這樣呢？想起以前在彌撒中，大家齊聲唱著聖歌，氣氛是多麽的好。這因素很多，我想可能大家對聖樂在禮儀中的角色已不清楚了，或許聖樂已不符合時代等。這就是我想寫此小論文的理由。

在這篇《聖樂在禮儀中的角色》，我所要談的不只是狹義的「禮儀音樂」（Liturgical Music），也談普通虔誠敬禮的一般聖樂（Devotional Music），也就是「禮儀週邊音樂」（Extra-liturgical Music）。
第一章
音樂的「聖」與「俗」

往古今來，音樂在不同的社會與環境下，會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其功能。一般來說，應用在教會的音樂統稱為「聖樂」（Sacredmusic）；而用在民間的音樂統稱為「俗樂」（Secular music）。

聖樂之所以稱為「聖樂」就是為了和其他的音樂分別出來，而特別為了敬拜天主而使用的音樂。這「聖」字，可從兩方面來解釋，一為動詞，有《格林多後書》六章十七節的含義，不但是「分出來」，而且與「不潔之物」脫離關係。其次是形容詞，是「聖潔無邪的」音樂，是蒙天主「悅納的」音樂。這樣看來，聖樂的內容包括：天主向我們所傳遞的教導，和我們向天主表達內心的感應。

聖樂

從形式與風格上看，聖樂是比較嚴肅、沈著的。節奏比較整齊，旋律的活動也比較均衡。早期的聖樂除了應用管風琴外，大多以人聲為主，所以在流傳下來的古代聖樂中(1)大多是無伴奏合唱曲。當時在教會中很少應用樂器，就算使用，也只占次要的位置。

聖樂大都用在教會的彌撒及各種禮儀中，用以歌頌、讚美天主，當然也有悼念性、鼓勵性、祈禱性和功能性的聖歌。聖樂中又分為正式禮典音樂，如彌撒曲、日課經等，都屬於狹義的「禮儀音樂」（Liturgical  Music），普通虔誠敬禮的一般聖樂（Devotional Music），雖非正式禮儀，卻仍在教堂內應用，故亦稱「禮儀週邊音樂」（Extra—Liturgical  Music）、和不屬於任何敬禮，也不在教堂內應用，只是抒發宗教情嗉的所謂「宗教音樂」（Religious  Music），如宗教歌劇、神劇、頌歌等。不過在這裏，我們所要談論的不只是狹義的「禮儀音樂」，也是普通虔誠敬禮的一般聖樂（Devotional   Music），也就是「禮儀週邊音樂」(2)。

我們都知道，為要配合教會各種禮儀或活動的目的及要求，每一首聖歌都會表達一定的思想，因此適合的詩詞便成為聖樂的重要因素，就像梵二禮儀憲章所說的，用作聖歌的詞句，必須符合教會的道理，而且最好由聖經及禮儀資料中取材(3)。

俗樂

前面我們已嘗試給聖樂下一個正面的意義，但還是不能完全的說出什麽是聖樂。我想倒是說出聖樂的反面較容易些—一就是什麽不是聖樂？

俗樂就是用在教會以外的音樂，是民間流行的音樂，像平劇、昆曲、大鼓書、黃梅調、流行歌曲、兒歌、華爾滋等都屬於俗樂範疇。一般來說，俗樂沒有固定的規格。它的風格和形式比較自由，因此易於表達個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抒發人們內心情緒。俗樂不單以人聲來傳達感情；更應用樂器來抒發人們內心世界的感受或情緒。

俗樂表達的情緒是多方面的，所以旋律節奏的變化較多，表現的形式自由而帶獨特性，音程與音域較不規則，所以能自由發揮。在聲樂作品中，歌詞的應用更加自由，不再受宗教的限制，因而可隨意採用很多詩人的詩句、詞句、格言等，內容包括：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、愛情感受、內心的思想和理想的世界觀、人生觀等。正因為俗樂以自由的方式表達，所以說它比聖樂更多姿多采，更容易被人所接受。

聖樂和俗樂雖有別，但它們其實都是一個天主所賜給我們的精神食糧，可是由於兩者之目的和功能不同，故此各採用了不同的表達方式，所以在教會的禮儀中不可隨便引用俗樂。

我們也知道教會的聖樂現在已發展至多元化的階段，在六、七十年代，雖有不少現代聖樂，卻只局限於民歌式的框框中。但自八十年年代開始，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，西方音樂在八十年代陸續出現了許多類別的音樂，包括有「迪斯可樂」（Disco Music）、「崩樂」（Punk  Rock）、「重金屬音樂」（Heavy  Metal）、「大路搖滾樂」（Middle of  the  Road  Music）等，簡直不勝枚舉，這些音樂是否也能被稱為聖樂？是否能用在教會的禮儀裏呢？

這都是人們所爭論的問題。總而言之，各持各的看法。梵二大公會議—一禮儀憲章也沒有明確的規定不能用此音樂，只強調聖樂應和禮儀密切結合，好使聖樂能發揮祈禱的韻味，或培養和諧的情調、增加禮儀的莊嚴性。關於歌詞方面，強調必須符合教會的道理，而且最好由聖經及禮儀資料取材。至於樂器方面也沒硬性的規定。教會雖承認管風琴是傳統的樂器，但卻不排除其他的樂器，惟強調必須適合神聖用途，符合教堂的尊嚴，又能使信友獲得益處。總而言之，教會的聖樂一方面必須是活潑、有活力，不斷發展、前進，另一方面又得保持傳統，這可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此我們必須時常去發掘聖樂在每一個時代的禮儀角色。

第二章
聖樂的重要性

禮儀並非教會唯一的行動，但它卻是教會生活的頂峰和泉源④。藉著禮儀，尤其在感恩聖祭中，「履行我們得救的工程」(5)。因此禮儀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達基督的奧迹和真教會的純正本質，並昭示給他人。然而為使教會的禮儀變得更隆重、更能引人入勝，聖樂及聖歌是不可缺的。

我們都知道音樂是時間的藝術，而其效果卻是超時空的，聖樂更是由時間中找取永遠，在時間內而向永遠。因為聖樂是人類向造物主的歡呼，乃是一種情不自禁的高歌，表達其堅信切望熱愛之至誠，故能使人超脫自我，忘懷人間，飛向天主，與凱旋教會的歌隊合一。

激發人對天主虔誠的愛

聖樂不單是人類對天主的敬愛的一種表示，而且還能擴大增強人類對天主的愛。因為天主的每一個子女的靈魂，都是一條心弦，經天主聖神的觸動而泛起共嗚，發出贊聲；正如大聖額我略向他的隱修士們所說：「天主的聖意，是要你們的生命成為一篇贊詩」。如果每位信友都向天主發出自由的歌聲，當然全球教會子民，基督的大我妙體也將異弦而同曲地組成一個龐大無垠的歌隊，這一點聖奧思定說得很明白：「歌隊是多數歌唱者的諧和；當我們在歌席中歌唱時，大家是同心合意地歌唱，因此全世界已成了一個基督的歌隊」。聖奧思定又說：「會愛的人，才會歌唱；歌者之聲，聖愛之火」。由此可見聖樂是多麽的重要。

潛移默化

教會利用一切本性的善與美，作為引人接近天主的正當方法，以超性完成本性。因此聖樂在音樂的本性自然效果之外，更加上一重超性的意義，天主聖寵的灌流與滴注，使人更深度地體驗到靈性生命的價值，見到不可見的世界，進而舉心向善，思慕天上之事。聖樂好似天主的無限美善與人類智慧及其感性之間的一座橋梁，助人在聖禮中與天主做精神的接觸，使人心融會於天主的諧和之中。所以說聖樂是天主的光與熱，愛與力的幅射，溶天地之和，是天主絕對諧和的一聲回響，三位一體永遠美麗的影像。總而言之，聖樂潛移人心的效能，出人意表。聖奧思定曾向米蘭主教聖盎博寫道：「當我在你的聖堂中，被那悠揚的贊詩及聖歌所激動時，不知灑下了多少熱淚！歌聲傾入我的雙耳，真理也浸潤了我的心底，燃起我敬愛的熱火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。同他們在一起，我真感到無上幸福。」(6)

雙倍祈禱

聖奧思定說：「聖歌唱得好，等於加倍的祈禱。」事實往往如此：教友在歌唱時，大家異口同聲，平誦時熱情減退了一半，靜默時心就全分了。這正是教會自古禮樂並重的基本因素。

因此聖樂的使命，無論在隆重的或非正式的聖禮中，都應當以能表達教會之內在生命，傳播聖禮祈禱之深切意義為前提，用它強烈的訓誨能力，助成聖禮與祈禱的本位化任務，填滿人類與造物者之間的無限鴻溝。

聖歌無非是唱出來的祈禱，因此一切聖樂都當有以下三大要素：藝術形式，音樂感情，祈禱內容。聖熱羅尼莫說：「歌頌上主，不只以口，且當以心。」又說：「基督忠仆的歌唱，不是要人喜其歌喉，而是使人愛其歌詞。」

的確，無論是聖經，或教父都曾稱揚過聖樂；還有羅馬教宗們，尤其以聖比約十世為首的近代教宗們，更闡明了聖樂在敬禮中所有的服務作用。聖樂除了是雙倍的祈禱外，它也能彰顯天主的榮耀。除此之外，聖樂經由我們的口而出時，就成了我們心靈的聲音，表達出我們的思想和情感，成為一個與天主溝通的良好媒介。譬如在彌撒中，當我們唱「光榮頌」時，若能真正的投入這聖歌中，我們真的能預嘗那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說，聖樂在教會的禮儀中是占相當重要的角色；聖樂越和禮儀密切結合，便越神聖，它能發揮祈禱的韻味，或培養和諧的情調，或增加禮儀的莊嚴性。另外，在神聖的禮儀中，若隆重地以歌唱舉行，民衆以歌唱、祈禱來回答天主，這能促使信衆們互動的參與，並能培養他們的信德—一向天主高舉心靈，向她奉獻靈性的崇敬，並豐厚的蒙受她的恩寵。

第三章
如何推廣聖樂？

我們都知道聖樂在教會的禮儀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，那麽我們如何去推廣聖樂呢？

歷代以來聖樂奠定了優良傳統的基石，隨著天主教的廣傳，也因著各地文化習俗的不同，我們一方面仍唱著古老的聖歌，一方面也加添了許多教友創作的新歌，來迎合現代人回應信仰的需要。由工業革命直到這個世紀的未了，科技和思想的發展；好像已到了一個頂峰，而聖歌也漸漸步入一個迎合潮流的趨勢，這是無可厚非的，但到底聖樂的範圍是否也應該調整或改變呢？如要改變，又改變至什麽地步呢？另外流行美國的福音民歌、搖滾樂式聖詠（Gospel Rock）、爵士樂、和靈恩派盛行的短歌，這是否也是聖樂呢？這是頗多爭議的。

我們也知道，聖樂並非給存放在一個千古不變的框框裏，從初期教會的「素歌」（plain song）到福音聖詩，就有不少的變化，反映時代的采風。《聖經》曾多次記載，「你們要向天主高唱新歌」，所以教會在聖樂工作上理當有新的創作。

歐洲中古時代的聖樂雖然有美善的一面，但也有不合現代和聲法則的部分，現今已被否定或淘汰，證明是時代進步必然有的現象。因此筆者認為為推廣聖樂，我們必須創作更多適合當地當代的聖樂，就是該把聖樂本土化，使聖樂能打入民心。現在我願以以下幾點和大家分享：

（一）樂器運用

以前的教會大多數用腳踏的風琴（其實在臺灣有些教堂仍是用腳踏的風琴），不過現在教會已用風琴或電子琴。筆者認為教會也該用吉他、搖鼓、低音吉他、電子合成器、電吉他、小提琴、二胡，或整套的鼓等。因為這會使教會的聚會更活潑，也增添不少色彩，另外也能吸引更多的青年朋友，再說教會本來就准許在禮儀中用其他樂器(7)。

（二）音樂風格
除了傳統的聖歌外，也應創作一些現代福音的聖歌，就是應有多元化的音樂風格，最好能有本位化的風格，或有鄉土化的風格。

（三）簡短的聖歌
近期，教會很喜歡唱短歌，因此應多創作一些較簡短的聖歌，因為這類的聖歌很容易背唱，無論在彌撒或祈禱會都很適用。另外它更能促進信友主動參與，尤其在彌撒中的對答、詠頌、對經等。

（四）更具時代感
現代的聖歌的創作雖比較接近時代的節拍，但仍有不少創作依然跳不出民歌式創作的框框。筆者認為在這一方面需多加留意，因為具有時代感的音樂，必為該時代的人所喜歡，這是他們這時代的産物，聽起來很自然，也容易産生共嗚。因此身為基督徒的音樂人應不斷地去創作具時代感的聖樂(8)。

（五）多運用媒體
現代人對影視方面特別注重，因此，我們應考慮製作一些音樂卡拉OK錄影帶，若是經費許可，也可製作鐳射影碟。這樣不論在教會的集會或在家庭中都可隨時唱聖歌，這可提高唱聖歌的趣味。

除了有新的聖歌創作外，為能真正推廣聖樂，所有的聖職人員、修士及修女們應接受音樂訓練，好能在牧靈工作上也能教導信友們唱聖歌。在禮儀憲章論聖樂裏就提到在修道院、在男女修會的初學院或書院，以及其他教會機構與學校，應該重視音樂教育及實習。

另外為推廣聖樂，尤其是在創作方面，應重視版權問題，目前一般人都不管這問題。我們都知道，作者辛苦的創作，當然希望為天主悅納，為人所樂意吟唱，然而使用的人，卻只翻印而不徵求原作者同意，更遑論付予作家應得的版稅（請人講道都要付車馬費，作曲傳達天主的資訊，為何不付給他應得的酬勞，何況一首詩歌的感召力、推廣力有時比一篇講章來得深遠。）於是這些作者耗費了相當的時間與精力，卻得不到一絲的回饋，現實生活逼得他們放棄從事聖樂創作，轉投入俗樂，或改行他業，以求饑口，這也是推廣聖樂應重視的問題(9)。

最後，筆者認為本堂神父和主管當局倡導與推行，實在已成了最重要的關鍵所在。還記得我在臺灣第一次度耶誕節是在初學的時候，這是幾年前的事，整台彌撒都沒唱半首聖歌，真的是萬籟靜，寂靜的平安夜，當時我內心是多麽的難過。這不是因為教友太少或不會唱，而是本堂神父本身就不喜歡唱歌，不鼓勵教友，也不去推動。

果然在一九七O年頒佈的《彌撒禮典》中，不再講什麽「歌唱彌撒」或「朗誦彌撒」了。但是把話說回來，教會禮典中取消了某些部分非唱不可的規定，是為了給予聖歌更大的伸縮性，這樣會更有效地促成教友自動自發的歌唱。教會取消過去「歌唱彌撒」的嚴格條件，正是要達成儘量鼓勵歌唱，而同時不致過度冗長的雙重目標。

結論

聖樂在教會的禮儀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但在今日臺灣許多聖堂的彌撒中，大半隻在奉獻、領主或出堂時唱兩三首聖歌，而且多半都是沒精打彩，不氣無力，看了令人傷心。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因此我想我們不應灰心喪志，要鼓起勇氣、毅力、大家一起努力；只要神父、修士、修女及教友們願意把聖歌唱好，我深信成功就在眼前。為使教會的聖樂更活潑，更為人所接受，我們現在就一起努力吧！

注釋 

（1） 古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。

（2） 參閱李振邦著，宗教音樂；頁4。

（3） 中國主教團，大公會議文獻，頁190。

（4） 同上，页146。
（5） 参阅降临后第九主日献礼经。
（6） 参阅李振邦著，宗教音乐，页145—147。
（7） 中國主教團，大公會議文獻，頁189。

（8） 參閱華福聯絡中心，今日華人教會月刊，頁11。

（9） 參閱郭乃村，教會音樂，頁7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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